
辽河湾副刊辽河湾副刊辽河湾副刊辽河湾副刊 总监 任 杰 副总监 惠继远
编辑 刘 乔 版式设计 裴育卓 校对 陈 清06 2023年3 月8日

投稿邮箱：ykcmwyb@163.com

《辽河》杂志特别奉献
2022中国年度诗歌大展作品选（七）

那场雨
大可

不谈牛仔裤和碎花布裙子
一切都不谈论
只谈你的后院里生长的高粱和玉米

多年来，一场持久的旱情
在一场大雨中找到了出口
电闪雷鸣。此时，你怀想一滴雨
如何会在那个动荡的天气里
解读爱情
后来。我想
只是那一次的风雨来得比较陡峭些

（《诗选刊》2022年第7期）

辽金时光
纪洪平

一只白色海东青穿越千年
以一个凶猛俯冲，抓住了那段惊慌失措的历史
精美宋瓷，釉面映着冰封的湖底
那个辽国公主从马背上跳下
扶起尘埃中的爱情

铁马金戈瞬间踏碎霜冷长河
头鱼紧紧咬住了大辽故事
谁从瀚海深处，射了一支鸣镝
蓝天倒映出无数受惊的灵魂

旌旗猎猎，北方的豪放气壮山河
白色海东青像道闪电，落在骑白马的少年身上
辽金往事从湖中打捞出水
溅湿了一地细细的时光

（《奔流》2022年第2期）

草原饮酒
蔡淼

烈火灼烧的液体在体内喷薄
草甸通往生命的源头
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人
认领酒水这唯一的方言

在月光下，万物和世界平行
陌生发酵成为一种熟悉
我们躺倒在草原的腹地
体内长出的草和后背压着的草
相互接纳，恍惚之间是马粪和
一头低头啜泣的牦牛结束了宴饮

我们经过的草原，一些事物被重新命名
袒露了一夜的内伤，赶紧用衣物裹紧
天亮了，我们各自散去，谁也不认识谁
只有散落的酒壶继续守着那些秘密
带着一些星光，潮湿和寒冷

（《延河》2022年第2期）

稻子熟了
佘建珍

这一日 我们默默地端着饭碗
与您的名字一起慢慢咀嚼
在此前和在此之后
有多少人懂如何挑选一粒谷种
有多少人知道
水稻从播种到成熟的过程

五月 家乡的禾苗正在返青生长
来不及弯腰叩首
蛙鸣替他们直喊疼

一个把一生浸在稻田里
播撒梦想种子的父亲
把自己种在了泥土里
他要以这般神圣与庄严告诉母亲
稻子熟了

（《诗歌月刊》2022年第5期）

我尤其放心不下的
刘艳芹

一有风吹
定会有草动。一闻到花香
春天就把我又盛放一次
出于惯性，有人说到星辰时
我依旧会不停地战栗
我担心一场没来得及降落的雨
叫出隐匿的乌云
我担心黑夜的闪电
洞穿我的身体
一颗成熟的果子无处可藏
我尤其放心不下的是
门外梧桐树上的知了声
久久不能落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诗选刊》2022年第8期）

鼓山暮色
爽心

我的小屋是微风下的草木
略低于天空中自由的鸟鸣

枝桠衔着晚风，一朵积雨云
追着红蜻蜓满山谷地跑

偌大的夏天挂在小池塘的荷尖
刚好，是我喜欢的样子

夜色中，那么多紫花苜蓿
挤在一起，等待星空盛开的消息

从生长的山村到群山的额头
我提着一条小溪走了一整天

（《诗刊》2022年3月号）

假如海豚湾就是一片海
张佐平

假如海豚湾就是一片海
那对面绝壁上的海豚就一定会游过来
就会游到我们这悬崖边的游泳池里来
游到望月湖里来，并长出翅膀
与金凤山的风车一起转动，发电、发光
把这个4A景区到处照得闪闪发亮

假如海豚湾就是一片海
我们就看不见这沟壑万丈、山峰盈天
就看不见溪流跌落悬崖是那样义无反顾
就看不见雾气升腾是那样犹豫不决
就看不见青山侧耳听，田垄起绿云

假如海豚湾就是一片海
我们这些游览的人成为密密麻麻的鱼
这些外观别致的农家乐就是琼台楼阁
这些房前屋后、长满松树的小山就是蓬莱仙山
这纵横交错的田间小道就有不确定性，就会飘摇不定
就会成为我们通向未知世界的必然路径

假如海豚湾就是一片海
整个大窝村回到亘古、洪荒；而我，回到原始状态

（《奔流》2022年第4期）

老白干的烈性，
就是我们的血性
刘忠於

我们是一群年轻的汉子
我们的血性
就是老白干的烈性
我们除了有一身蛮荒的力气之外
似乎一无所有
量体裁衣，我们适合光着黑黝黝的膀子
在热带海洋季风气候的海甸岛
钻孔灌注桩，把青春和汗水
融入桩基混凝土
我们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就是连续干了七个白昼
和夜晚
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我们像是集体被生活倒空的老白干空酒瓶
横七竖八，东倒西歪
斜躺在沙石堆上
顿时，寂寥的工地
一片狼藉

（《安徽文学》2022年第4期）

荷塘月色
凤萍

月倚青山 醉了夏夜
亮了传奇 光谱下音韵之美
月如钩 星星挂在了荷叶上

披一袭薄纱 漫步荷池
荷香吐艳 碧水传情
倩女犹抱琵琶 如闭月羞花

一卷诗语 漫过月亮的唇
荷叶打开臂弯的温柔
荷花点亮内心的灯盏 背影入梦

慈悲者的一滴眼泪
在灯火阑珊处 打坐入定
清风明月回家

（《每日一诗（2022年卷）》）

论虚拟偶像
徐春芳

谁都可以被代替
谁都可以和你在一起

你是生活里的一束光
我曾祈祷新的女主角
红叶般停留在一抹秋色上

未来的世界，谁需要人类
一只眼睛，凝视着宇宙里
每一个镜头，想阐释
行为艺术的完整和完美

上帝死了，我也随着死了
死在头脑超级风暴和谋杀里
生活奔跑过来无数讨债鬼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蓝色星球上
生存或者死亡，都是演员
落幕前幽深的一瞥

梦制造了真实，打起了组合拳
真相随着难以追求的追求去世
血肉之躯推翻了物理
在天空里漂浮，如云朵
集结在无法释怀的追忆里
常温的时间，被一滴眼泪
喷发出火山的岩浆

我焚烧我的词语和梦想
病态的恐惧，细菌般滋生
玻璃窗与世隔绝，秋雨在窗外
我在窗内，拥有秋雨般朦胧的你

真实的虚假，虚假的真实
拿起扩音器时时刻刻灌输
蓄谋已久的胡说
在大地上泛滥洪水

重复不可摧毁，谎言赐人以生命
——这早晚会发生

（《安徽文学》2022年第1期）

吹拂
寿州高峰

为了表达不枯萎
有时需要浇灌
更多的时候需要吹拂

这股风不大
起自草叶上的蝴蝶翅膀
叶尖不动，原野却稻浪翻滚

在吹拂我之前
吹拂过杏花春雨，燕子呢喃
吹拂过木格窗、皂角树和“的确凉”衬衫
吹拂过诗中“惹却三千烦恼丝”

我仰着脸让它吹
解开衣扣敞着怀任它吹
当我睁开眼睛
屋檐低矮，父母高大
这些年持续吹拂我的家风
其实与自然界的风没有多少关系

（《安徽文学》2022年第1期）

高出人世的翅膀
桑子

山是人的另一副骨架
现在太阳布下浓荫
与黑夜别无二致
灵鹫教会所有眼睛可怕的平衡术
关于未来的狂想
比果实的内核更准确
深入所有人强烈的渴望中
寺庙在一条溪流和十大戒律之间
有些地方不需要抵达
无限就在此
在一张旧照片看到果实成熟
死亡多沉重
造山运动以反向的力让它变轻
无可抵达的尽头
有翅膀高出人世
松针上行走的人
陷入光的沙丘，无计脱身
植物庞大的根系藏着巨大的激情
过去它们是大海和流云
现在它们是一个人的身体和灵魂

（《安徽文学》2022年第2期）

情不自禁
田斌

小溪上放根大树
就是传说中的独木桥

我从上面经过
女儿怕，喊爸：抱

溪水把石头洗得干干净净
一个个像鹅卵

一个洁白晶莹像珍珠
我捡给了女儿玩

路边的油菜花开了
小蜜蜂在花丛中忙

我掐了一朵
给她玩

女儿告诉我
要爱惜花草
我真的忘了这茬
缘于情不自禁

（《安徽文学》2022年第2期）

西津渡
季风

都是些遥远的事情了。即使派出一个
船队出去寻找，也找不回你转世的景象。

相比较渡口，我更喜欢戏台。
渡口空旷，古代的风浪
一个接着一个刮过来，
说书人的话题，丝毫没有被减轻。

相比较回忆，我更关注现实。
回忆是一根细线，随时会断裂成
此岸和彼岸。
用条石铺一架结实的梯子，接通蓝，
天空正以我为中心形成风暴。

下午五点，古街有琴声传递过来，
让人心猿意马。
淘古的人陷进时间深处，抽不回身，
他是不是把自己当成了故事中人。

我相信，在尘世的起折转弯处，
都有一个渡口。渡日，渡月，
渡内心的流水。那些空旷的部分，
像一个空怀抱，发生的情节，已被时间取走。

（《安徽文学》2022年第3期）

棋子
夭夭

我在其中。推开手边的窗，
那么多身不由己的河与岸……

它们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在虚无中央种下粮食、因果，
一年又一年，没有别的打算，
我仍深陷其中，如一件将要生锈的旧物。

如果凋零就先把我落下吧……
落在枯枝后头，
像一片盲了眼的雪花，
一步三回头，走在冬天的深喉里。

（《安徽文学》2022年第1期）


